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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21日，92岁高龄的老红军查元东因病去世，给其子查明志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中

叙述了一个故事：1930年秋，查元东随红32师在大别山腹地J县打游击。一次战斗中，他与两位战

友被敌人围困于一个老山凹里。敌人封锁了下山的道路，他们弹尽粮绝，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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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应该来过
风，应该来过

你，应该来过

把林中一条空旷的小路

留给我

我将在每一片绿叶上

写满阳光，花朵和思念

如果你视而不见

请允许我，收回

这初夏，曾经的诺言

初夏之梦
被阳光，绿色，鸟鸣

亲吻过，一座园林

像天使，在五月的怀里

入梦

我静静地凝视她

屏住了呼吸

生怕一发声

把你——惊醒

夏日河边
它带着阳光与热

流走，一个上午的光阴

只留下我和一棵树

静静的倒影

一只鸟

恰到好处地飞来

它清脆的叫声

让一条河流与两岸的绿

交换着彼此的明静

把夜色还给夜色
把夏夜的虫鸣

还给清欢

把午夜的凝眸

还给月色

把河流弯曲的，乌亮的脊背

还给时光

把一道飞舞的晚霞

还给飞鸿的倒影

一个人的夜
现在，只有夏夜的虫鸣

让周围辽阔，澄明

只有萤火虫的光亮

让我找到

遗失的影子

在大自然的笔墨里

挥霍着点点星光

让夜色

还原成一团湿泥

傍晚时分，忽然有一位老乡打柴路过他们藏身的山洞

洞口。出于无奈，查元东出去叫住了这位老乡，说我们是

红军，与主力部队走散了，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这位老

乡说话方言味很重，大概意思是说他身上也没有吃的。说

完便下山去了。就在他们陷入绝望之际，次日一大早，那

位老乡突然再次出现，并给他们带来了半口袋玉米面。按

红军的纪律，借老乡的东西必须要写借据。但此时他身上

没有纸和笔。查元东急中生智，剥下一块树皮，用一种紫

红色的小果子在树皮上写下了欠条。他问老乡叫什么名

字。老乡说他叫符老三。

后来查元东随部队转战南北，再也没有回到大别山一带。

解放后，查元东转业到地方，任山西某县县委书记。他想

起当年借粮的事，便委托在安徽任职的一位战友帮他打听J县

山里一位叫“符老三”的老乡。这位老乡很认真，打听了好久，

也没有找到这位“符老三”。后来，查元东又多次托人查访打

听，还是没有结果。现在，查元东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便将此

事写下，希望儿子能找到这位老乡，帮他了却这桩心愿。

查元东去世时，他的儿子查明志也六十多岁了。为了完

成父亲的嘱托，他离开四川，专程跑到安徽J县，到当地的公

安、民政、党史部门去查询打听。可几天下来，还是一无所

获。整个县里，姓符的只有一户，但祖上几辈也没有与符老

三对得上的人。查明志想，既然答应了父亲，就一定要把此

事弄个水落石出。于是他离开县城，打算逐乡逐村地去打听

寻访。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叫胡家湾的村子。这个村子有五

户人家，都姓胡。其中有一位名叫胡仁强的年轻人，经营了

一家“农家乐”。查明志便住进了这家民宿。胡仁强听说有

个外地老人来专门打听当年红军的事，很感兴趣，表示晚餐

由他来安排，尽一尽“地主”之谊。

当晚，胡仁强请查明志吃J县特色——吊锅（就是将各种

肉食放在一口大吊锅中，在篝火上边烧边吃）。胡仁强还请

客人品尝当地人自酿的“小吊酒”。这一老一少边吃边喝边

聊，感觉性格相投，相见恨晚。

查明志将自己此次进山的目的一一告之，并取出一张写

有“符老三”三个字的纸，向胡仁强打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胡仁强摇了摇头，说从来没听说过此人。查明志又问：

“你们这一带没有姓符的吗？”胡仁强说：“怎么没有，有啊！”

查明志一听很兴奋，问：“快说说，在哪？”胡仁强一脸懵懂地

说：“我就姓胡呀，我们这个村子都姓胡呀！”这下轮到查明志

懵了：“你不是姓胡吗？怎么又姓符了？”胡仁强总算明白了，

扑嗤一笑，道：“我们这儿方言，‘胡’就是‘fu’的。”

查明志一怔：“这么说，我找的这位‘符老三’，就是胡老

三？”“是啊。”查明志兴奋异常，说：“这下好了，我明天到县里

再去查胡老三，说不定会查得到的。”胡仁强突然猛地一拍桌

子，大叫一声道：“对呀！”

查明志被吓了一跳，问：“什么对呀？”“我爷爷就叫胡老

三！”胡仁强说完站起来，跑入内室，没一会，手捧一块树皮，

放在桌上，问：“你找的，是不是这个？”查明志认真瞅了瞅这

块黑糊糊的树皮，依稀可见上面有两行歪歪斜斜的字：(借

到：玉米面半袋。查元东)。

查明志瞅着瞅着，眼圈便湿了，口中念叨道：“爹，我找到您

的恩人了，您可以瞑目了！”。胡仁强不解地问：“就为这半袋玉

米面，找了这么多年，值吗？”查明志说：“孩子，这可不是半袋玉

米面，这是一份情义，一份信赖，也是老一辈们的执念和初心！”

遵照父亲的遗嘱，查明志将一张20万元的存单交给胡

仁强。胡仁强推却未果，便以查、胡两家先人的名义捐给了

县“希望工程”办公室。他们又将这块树皮借据捐献给J县

革命历史博物馆。经专家鉴定，这块树皮借据为国家一级革

命文物。

小时候，在老家过端午节，大人孩子总会在这一天起个大

早。父亲先将屋里屋外打扫干净，然后径直出门，踏过一片露

珠晶莹的青草地，采回一大捆鲜碧的艾草。父亲随手挑选几

枝长长的粗壮的艾草，郑重其事地并排插在草屋门前的屋檐

上，顺便将剩余的艾草晾晒于院子里。于是，夏日清凉的晨风

里，便充满了一股新鲜艾草特有的香气。

艾草，乡下人管它叫艾、艾蒿。这种与野草共生的植物，既

没有妩媚妖娆的风姿，更没有艳丽夺目的花朵。那时的我，总

不解其意，这并不起眼的艾蒿，怎会在端午节这天就成了祥瑞

之物，受到如此厚重的礼遇。但无论如何，我还是非常喜欢这

种带点神秘色彩、充满仪式感的事情，以为这沁人肺腑的艾草

气息，就是最醇正的端午气息。岁月流走，韶华不再，而这份独

特的气息，却带着旧时光的味道，永远留在我生命的记忆里。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门前屋后的荒地

上，艾草泼辣茂盛，可着劲地生长。细碎的艾叶，在仲夏炽烈

的阳光下，毛茸茸地绿着、嫩着。微风拂过，艾草便送来阵阵

带着点清苦的特殊香味。后来，翻阅《荆楚岁时记》，看到这

样一段记述古代楚地端午习俗的文字：“五月五日，四民并踏

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又云：“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

揽而取之，用炙有验。”进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升高，

且多雨潮湿，细菌孳生，毒虫出没，人易染病。古人认为，借

助艾草散发的特殊气味，可以驱除瘴气，清洁空气。

原来，人们看重的，是艾草这种植物所具有的药性，而且

端午所采之艾，药性最好。乡间风俗里，端午插艾草的节俗，

更多的，包含了驱疫辟邪、祈求安康的意味。

晾晒过的艾蒿，母亲总是细心地将它收集起来，悬于屋

梁，以备不时之需。春天里，家中刚孵出蛋壳的一窝雏鸡，母

亲一定要将它们放在竹筛上，燃一把艾叶，用浓烟熏一熏，说

这样即可防止雏鸡生病，提高成活率。蚊虫肆虐的夏日黄

昏，母亲也会在屋角点燃一两枝晒干的艾草，屋内立刻弥漫

着艾草浓重的烟雾和辛香的气味。等烟气散去，嗡嗡乱飞的

蚊虫果然销声匿迹，空气也顿然变得干净、清爽起来。这一

晚，大人孩子便可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了。有许多次，我在

外边玩耍时，不小心被野蜂蜇伤，被毒虫叮咬，皮肤上立即鼓

起一个个大红疙瘩，又痛又痒。回到家里，母亲一边轻声责

怪我不小心，一边揪几片艾叶煮水，在伤痛处反复擦洗涂

抹。这艾草，果有奇效，过不多久，伤处真的完全消肿止痒

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凉丝丝的感觉，那份温柔的母爱，依

然让我心里舒坦，给我带来安宁。

而今，这种简单实用以草克毒、驱蚊止痛的土法子，早已

不再使用。不仅现在的年轻一代没有亲身体验过，于我，也

已成为久远的记忆。在母亲眼里，这种如同仙草的神奇植

物，其药物功效，已被诸如蚊香、电蚊液、杀虫剂、风油精、止

痛膏之类新奇古怪的化学产品所替代。

端午节，小孩子家戴香荷包、穿虎头鞋、缠五彩丝、喝雄

黄酒等诸多古老习俗日渐淡化，甚至绝迹。然而，无论乡村

还是城镇，端午插艾作为养生文化和传统民俗，一直传承下

来（每年端午节前夕，城里的农贸市场一定有艾蒿售卖）。我

想，这既是人类对自然田园的亲近，也包含一份守望岁月静

好的朴素愿望，相信草木有心、万物皆灵，它可以帮助人们祛

病消灾，保佑平安健康。

岁岁端午，今又端午。艾草的香，一直延续在我们传统

的节日里；艾草的香，也一直氤氲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

初夏五题
安徽池州 吴先耀

写在树皮上的借据 安徽六安 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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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艾草香 安徽长丰 刘宏江

“清明不插柳，死了变黄狗；端午不插艾，死了变妖怪。”这是我们儿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则童谣。清

明插柳，端午插艾，也是我家乡皖中江淮地区沿袭了数千年的传统习俗。五月五，过端午。端午来临，除

了包粽子、炸油饼、挂菖蒲，守望传统民俗，又见到艾草那质朴的身影，又闻到艾草那淡淡的清香。


